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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時代與文化的時代 
—以地方為主軸的文化政策思考 
 

■財團法人文化環境基金會 

 

我們最終追求的，是一個有地方、有社區、有個性、有魅力、有創意

的生活大國，而非庸俗煩悶緊張的經濟大國；這一切只有在社區民主

和地方自治的基礎上才可能達到。 
 

美麗之島的蛻變 

 台灣原來是個美麗島，西方人把她叫做

「福爾摩莎」，可是如今，這些當初把台

灣命名為美麗之島的西方人，恐怕已經沒

人叫的出這個名字了，尤有甚者，還把台

灣形容為豬舍。曾幾何時，台灣怎麼會由

一個美麗之島淪落到這個地步。  

 美麗的台灣如今不再美麗，原因何在？

因為經歷了這麼幾十年，台灣島上突然增

加了許多非自然的景物，這些景物都是住

在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所生產出來的，包

括建築物、道路、山坡地的檳榔樹、河川

中的垃圾、海濱的消波塊、污染的空氣、

劃地而過的大工程。土地是上帝對台灣人

的恩賜，台灣人被允許利用這塊土地做為

他們的生活環境，台灣人在土地的庇蔭之

下，為了自己子孫的將來，不只應該保護

這塊土地，更積極的目標是要讓台灣人在

這塊土地上為了生活所營造出來的景物，

不但能夠整合到這塊島嶼的自然之美中，

最卓越的成就則在於使得台灣人工生產的

景物比起自然更美麗，或是因為這些景物

的存在而使得自然呈現得更美麗。如此，

才不虧上蒼賜給台灣人這塊福爾摩莎美麗

之島的美意。  

盲目發展工商不如厚植文化土壤 

 台灣的經濟和工業雖然日益發展，直逼

世界先進國家，可是大部分的外國人和本

國人都愈來愈覺得台灣是個令人感到煩悶

無聊的地方。因為都市的景觀大部分都雜

亂無章，鄉村風格逐漸消逝，街道千篇一

律，文化活動數量少品質難提昇，不論在

視覺或活動的感受，都很難吸引人。雖然

政府說要把台灣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甚

至希望它變成一個「科技島」，聽起來卻

很令人擔憂。要把人留住，尤其是高級人

才，一定是這個地方的生活環境是吸引人

的。如果台灣的環境都不能把人留下來，

那又怎能成為亞太運營中心？難道我們的

科技島都要由機器人來操作？  

 如果台灣不能同時建設成一個適合文明

人類生活的美麗島，她就不可能成為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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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中心和科技島。不以生活和文化為建

設目標的國家發展政策，亞太營運中心或

科技島這樣的計畫，註定是要與優質的生

活相矛盾的。一味地以科技、工業及開發

為最優先的考慮，無可避免地將與生活和

文化環境的營造互相衝突。當河流污染、

山坡濫墾、空氣混濁、違章處處、交通阻

塞、治安敗壞、景觀破碎時，這樣的環境

連自己人都留不住而要移民國外了，還有

誰願意到這裡來？台灣有過不少成就，可

是我們也看到繁榮表面中的敗絮。  

 除了實體環境之外，文化的豐富性也不

斷斲喪。來到台北之後，台灣其他的城市

都可以不用去了；看過台北市的一條街

道，其他地區也不用再看了；走過一個小

鎮或村莊，台灣其他地點都可以省掉了。

因為整個台灣各地的文化面貌都是大同小

異，沒有什麼吸引人的獨特風格與個性。

我們不但覺得沒什麼地方文化的樂趣，甚

至會嘆息台灣人文化的想像力怎麼如此枯

竭。在這樣的地方，即使人們教育程度再

高，經濟所得再多，那又有什麼意義？對

台灣人做為一個世界公民的一分子，又有

什麼值得驕傲？文化的豐富性在於地方的

多樣性和社區人民創意智慧的凝聚。一個

失去文化創造力的社會，即使變成科技島

和亞太營運中心，又有什麼光彩可言？那

種僵硬冰冷的環境會是人類值得驕傲的成

就嗎？  

 這塊島嶼要容得下美麗島的景觀和豐富

的文化風貌，空間都已經不夠了，她怎還

有剩餘的環境讓各種大型的工業發展與科

技開發去揮霍？生活與文化，才是我們在

這塊島嶼從事一切努力的終極關懷與目

標，可是我們曾經努力做過什麼？我們不

該盲目地發展工商，而應是細心地去思考

如何厚植文化生活發展的土壤。  

文化政策的地方化 

 文化事務在所有行政事務中恐怕是最具

地方性的項目，因為所有文化活動不論號

稱為國際性或全國性，一定總得發生在一

個場所，這個場所不論是個舞台劇場，或

是個展覽空間，都必然是在土地上，而土

地就是地方。她一定跟當地的人民和當地

的政府有關。而參與的人口也必然大部分

是當地社區居民，辦理單位或團體也多少

與在地合作對象有關。所以說，文化是最

具地方性的活動和事務。  

 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可是在台灣卻常

常有人忽略的這些事實，尤其是沉湎在台

北的文化人和知識份子，在他們看來，也

許只有台北才有文化。即便如此，他們也

不覺得台北是個「地方」。潛意識裡，台

北變成是脫離了土地而懸空的抽象概念，

換句話說，台北代表了台灣，台北代表了

全國。既然如此，台北就不可能是「地

方」，「台北」，對很多人而言，恐怕是

個抽象名詞。  

 所謂「中央政府」也有這種問題，大家

以為台灣這塊土地是中央政府在管的。實

際上，中央政府是位在抽象的台北，它雖

然是位在台北市的土地卻無直接的管轄

權，中央政府從總統府到行政院，都位於

台北都發局及相關市府局處所直接管轄的

範圍內。當台北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屬不

同執政黨時，我們就經常看到這種矛盾。

將來，文化的事務也會如此。  

 然而，從積極的一面來看，文化發展卻

是地方政府最佳的最佳選擇。因為，地方

可以超越中央，地方可以做得比中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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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央？什麼是地方？有影響力的就

是中央，沒有影響力的就是地方。當宜蘭

的冬山河成為台灣各地所羨慕而成為一心

想模仿的典範，那麼冬山河便是中央，以

那裡為中心，放射出影響深遠的光芒。  

 我們觀察過去幾年來的文化政策，可以

發覺地方的主體性越來越被強調。中央的

文建會所推動的十二項計畫中是以地方為

導向的文化政策轉型，將觸角擴及鄉鎮基

層社區，以縣市文化中心為據點，藉由互

相支援的幾個不同計畫方案，從單純的人

文藝術生活之滿足，提升為社會群體美學

和共同體倫理之重建。這種文化政策的思

想與早期意識型態化或教條式儒家倫理的

教化思想並不相同，而是走向更為務實的

地方社區層次與行政技術的講究，這也是

包括全國文藝季、社區總體營造與街區環

境改造相關計畫在地方可以落實的前提。

這些計畫轉從地方出發，帶動了全然不同

的文化視野。例如「全國文藝季」轉為由

各縣市自行舉辦，並且與地方人文特色及

社區生活相結合，讓精緻藝術有鄉土的養

料，也讓鄉土民藝有精緻化的動力。而

「國際小型展演活動」則扭轉了只有中央

才能進行國際文化交流的看法，讓地方以

本身人文特色為基礎，舉辦國際藝文活

動，越過中央層級與世界各國藝文團體進

行交流，同時在交流的過程中，更加刺激

本身的藝文發展。包含了「社區文化活動

發展計畫」及「輔導美化傳統文化建築空

間」等包括軟硬體計畫在內社區總體營造

計畫，則更進一步強調地方有機整體的特

性，強調由文化、產業、環境等不同角度

切入，整體地促成地方環境的改變，建立

各社區成為具有文化魅力的生活家園。  

 不管是文藝季、國際小型展演活動或個

別社區的營造計畫，基本的策略即在「發

展地方文化特色」，背後的想法則在「培

養文化藝術發展的社會基盤」，同時「創

造公民文化」。「發展地方文化特色」此

一策略與八○年代之後日益加劇的「全球

化與地方化」的趨勢相合，在世界文化接

觸愈益頻繁的同時，每一個文化體的文化

特色將是個體辨認自我形貌、建立自我認

同的憑藉。事實上，文化施政的地方化並

不是狹隘的地方或本土主義，在日益現代

化的台灣，我們所擔心的不但不是地方主

義的復甦，反而是太過於一致化和標準

化，甚至完全失去一個有活力的文化型態

所必要的多樣性及特殊性。  

 雖然，中央的文化部門已開始體認到文

化的地方性，然而面對地方時代、文化時

代的來臨，整個政府還是沒有準備好。我

們知道，文化在我們國家的國土計畫、經

建計畫、都市計畫或是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中，向來幾乎都只是聊備一格。我們希望

把這個文化性的議題和內涵整合到我們全

國的或是地方的國土開發計畫和地方綜合

發展計畫中，讓文化能夠在國家和地方發

展的過程中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  

地域文化計畫的實踐—宜蘭經

驗的啟示 

 過去幾年來我們對於文化發展的看法，

在許多方面已有相當大的轉型。首先是文

化發展的內涵不再侷限於美術、表演、文

學等藝術領域，文化與空間改造、產業發

展及社會轉型的整合關係獲得更大的重

視。再則，文化發展的啟動機制逐漸由中

央走向地方，地方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主

體性在這幾年中明顯的崛起。也因此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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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思考台灣文化政策與文化實踐的課題

時，有較以往更豐富更紮實的題材。在這

個過程，我們不得不提宜蘭在這幾年的文

化經驗。  

 宜蘭的文化經驗包含了鄉土語音、鄉土

教材、地方傳統的重建、公共建築與公園

休閒區等屬於地貌改造的宜蘭新建築運

動，動態的部份有國際童玩節、歡樂宜蘭

年、名校划船賽和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

等。從台灣區運動會的舉辦開始，文化活

動就與這裡的公共空間，地域振興和行政

能力充分整合起來，「以文化帶動整體縣

政的發展」成為前縣長游錫 執政時期的

最大特色。在這段時間宜蘭也擴大了縣民

的國際經驗，增加了文化設施的多樣性，

以及精緻藝文活動的普及化。就這樣宜蘭

從一個偏處台灣一隅的地位，藉著以文化

為地方施政主軸的設計，展開了一系列地

方振興的行動計畫。如此，宜蘭崛起為台

灣地方發展的一個特殊典範，而宜蘭人也

因此建立起自我的信心與光榮感。這在台

灣近代發展史上這也算是一個異數。  

 從宜蘭經驗中，使我們所感到興趣的，

不是宜蘭地方有多好？或宜蘭文化成就有

多高？而是宜蘭如何使這些事情成為可

能？宜蘭個案的研究如果能夠啟發我們關

於文化藝術在地方整體施政中的角色，以

及地域文化計畫內在機制的建立，那麼得

到的啟示對於我們對文化政策的思考可能

會有更大的幫助。宜蘭人口不過四十幾

萬，但宜蘭的文化經驗不禁對於台灣地方

文化發展計畫的潛力產生無比的信心。如

果台灣其他類似規模的縣市或城鎮也像宜

蘭這樣投入於文化主體的地方施政，我們

相信台灣不久即可恢復福爾摩莎美麗之島

的盛譽。  

開啟一個新的地方時代與文化

時代 

 傳統中國的中央帝國統治型態，在政治

社會的意理上一直是「先有中央，才有地

方」，或是「先有政府，才有民間」。即

使台灣近一兩百年來的政治經驗，也未曾

脫離此種傳統。今天雖說已經邁入民主政

治時代，一般人民還是不自覺地認為中央

和國家才是所有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

生活的重心。地方對中央權威的依賴，民

間對政府資源的寄望，並未有太大的改

變。此種型態如果不加以改變，要世人相

信我們已經是民主國家，恐怕也是形式多

於實質。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其民主的

表現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而不只是存在於

對中央首長和國會議員的投票選舉行為

上。那真正生活化的民主型態在哪裡 ?當

然在我們居住的社區，和工作的地方。當

我們走入城市小鎮或是鄉村山區中，不難

發現民間的潛力和智慧，也可以看到地方

的可能性和想像力。一種釋放力量的機制

一旦可以設計出來，我們仍然可以依賴著

社會集體的理性，來規範這個政府與政

策。即使是菁英的民主也需要依賴這股力

量做為後盾。  

 不僅政治如此，就是經濟建設也不例

外。我們看到橫斷縱切這塊島嶼的工程計

畫，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各處成塊成區的

工業和休閒開發計畫也蠶食鯨吞著曾經美

麗過的國土，不論對錯，這片可愛的國土

已經很難再回復原來的面目。我們自以為

美國、日本、西歐都是如此。事實上，剛

好相反。她們仍然有著美麗的鄉村、田

園、河川、地方、傳統與文化。這些自然

的資源、地方的魅力、文化的傳統，終究



社 會 文 化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期／1999.09.30 79 

才是一個偉大國家的真正永遠的「資

產」。這些國家的發展目標，往往是在生

產更豐富的文化資產，製造更永久的傳

統。看來，我們的發展政策如果不再以平

衡的角度來看問題，恐怕要比過去歷史的

任何時代留給後世的創傷更重。我們仍然

在犧牲自己的國土資源與地方傳統、只為

了換來一點平均國民所得和外匯的增加，

然後再花更多的錢到先進國家去欣賞她們

的國土資源，去享受她們的文化傳統。  

 儘管情況並不怎麼樂觀，在台灣仍有許

多可愛可敬的地方和社區人民，包括宜蘭

經驗，都謙卑地想告訴我們許許多多的政

治人物和知識份子，台灣就像許多我們所

欣羡的先進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和經

濟發展的理論與實務方面，仍有一條不同

的途徑值得大家去省思。我們要發展，我

們要提高所得，但是我們更需要保護這片

國土資源，更需要重建文化傳統。我們最

終要追求的，是一個有地方、有社區、有

個性、有魅力、有創意的生活大國，而非

庸俗煩悶緊張的經濟大國。這一切也只有

在社區民主和地方自治的基礎上才可能達

到。因此在國家發展政策的思考上，我們

正期盼著開啟一個新的地方時代與新的文

化時代。             ◎  

 


